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研究
——以《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规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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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梳理出目前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现状，介绍国外有关科技监督立法经验，深入剖析我国现行科技监督立法存在体系性缺乏、效力层级低、约束力不足等问题，并以《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规定》为立法样本，从立法内容、立法特色等角度总结分析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地方立法的实践价值。据此，提出完善和优化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体系的对策建议，包括出台专门科技计划项目监督法规、加强配套政策衔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等，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法治保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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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levant concept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project supervision legislation in China a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 separately, introduces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ervision legislation, and by taking Regulations on Supervi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Projec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legislative samp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local legis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ervision in Guangdong from the angle of legislative content and legislativ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erfect and optimize the legislativ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ervision in China, including introducing spe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 supervision legislation, strengthening supporting policy convergence, strengthening  cross-bord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project supervis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etc.,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legisl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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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近年来，国家及各省区市高度重视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对此进行明确规定。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要构建覆盖全过程的监督和评估制度，北京、福建、安徽等省市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对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进行了规范。2020年，广东省率先出台省政府规章《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规定》。尽管国家及各省区市已陆续出台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相关政策文件，但依然存在政策效力层级低、政策内容分散、立法缺位等问题【如非笔者研究总结得出，补著录文献来源】。本研究以加强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为着眼点，梳理国内外及我国各省区市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情况，总结分析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地方立法的实践价值，在此基础上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体系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1  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相关概念界定

1.1  科技计划与科技计划项目

科技计划是组织实施科技创新的政策性工具，是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和保障来实现科技资源有效配置，实施重大科研活动的组织形式[1]。科技计划一般是指由政府或者相关业务部门组织实施，为支持科技事业发展而设立的专项计划，目的是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重大科学问题或重大关键技术难题等，最终实现科技创新战略部署。科技计划从时间上，一般分为短期计划、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3个层次；从类型上，一般分为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政策引导类科技计划。如1986年国家863计划，定位于跟踪国际高技术领域发展、在中国优势领域有所突破；1997年国家973计划，定位于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2]。
科技计划项目是指在科技计划中实施安排，由单位或个人承担，并在一定时间周期内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因此，科技计划项目是科技计划的具体实施形式，具有明确的承担主体、实施期限、实施目标等，是一项具体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可以说，项目是科技发展战略的基础，任何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科技战略规划实施和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以项目为载体形式进行的[3]。

1.2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与科技计划项目监督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是指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对于科技计划项目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过程，以实现预期的目标[4]。随着科技创新发展需求的变化，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2014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提出了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由依托专业机构来管理科技计划项目。有管理必有监督，监督是管理的方法之一。按照汉语词典的释义，“监督”的含义之一是“监察督促”，是对现场或某一特定环节、过程进行监视、督促和管理，使其结果能达到预定的目标。从客体上看，管理是对管理对象所有过程性活动采取较为全面、系统的行为的一种工作，是为项目预期目标的实现；监督是对特定监督对象特定活动进行检查、督导、评价和问责的行为，其最直接的目的是保证项目的高效、规范、廉洁等。本研究所指的科技计划项目监督，是指为了实现科技计划项目目标而由相关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资金管理等情况开展的检查、督导、评价和问责等活动。从对象上分，包括对科技计划、项目、科技人员、科研机构、专家、管理部门等的监督；从性质上分，包括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等；从方法上分，包括专项监督、日常监督等；从执行主体上分，包括政府监督、公众监督、第三方监督等[5]。

2  国内外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主要情况

2.1  我国立法总体情况

目前，我国并无直接关于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的专门立法（含法律、行政法规），关于“科技计划项目”这一主题，在国家层面仅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且相关内容并未直接指向科技计划项目的监督。比如，《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主要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立项、实施管理、项目验收、专家咨询等角度进行规范，集中在科技计划项目的前端环节，而在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后的监督管理环节未体现出具体明确的监管措施和手段。2020年6月8日，笔者通过北大法宝软件检索了解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的国家立法情况，在“中央法规司法解释”栏目中，通过搜索“题目”输入关键词“科技计划项目”和“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分别进行精准搜索和模糊搜索，得到相关数据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国家层面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立法情况检索结果
	关键词
	匹配方式
	搜索结果

	科技计划项目
	精准
	部门规章3篇
	部门规范性文件9篇
	部门工作文件28篇

	科技计划项目
	模糊
	部门规章6篇
	部门规范性文件39篇
	部门工作文件277篇

	科技计划项目监督
	精准
	部门规章0篇
	部门规范性文件0篇
	部门工作文件0篇

	科技计划项目监督
	模糊
	部门规章0篇
	部门规范性文件3篇
	部门工作文件5篇


地方立法是指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6]。目前，我国地方关于科技计划项目或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的立法仅有1项政府规章，其余均为规范性文件或者一般策政文件。2020年6月8日，笔者通过北大法宝软件检索了解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的地方立法情况，在“地方法规规章”栏目中，通过搜索“题目”输入关键词“科技计划项目”和“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分别进行精准搜索和模糊搜索，得到相关数据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我国地方层面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立法情况检索结果
	关键词
	匹配方式
	搜索结果

	科技计划项目
	精准
	地方政府规章1篇
	地方规范性文件323篇
	地方工作文件898篇

	科技计划项目
	模糊
	地方政府规章1篇
	地方规范性文件550篇
	地方工作文件2 801篇

	科技计划项目监督
	精准
	地方政府规章1篇
	地方规范性文件0篇
	地方工作文件5篇

	科技计划项目监督
	模糊
	地方政府规章1篇
	地方规范性文件11篇
	地方工作文件40篇


此外，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各省区市层面，我国专门对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进行规定的文件数量并不多。从笔者以上检索数据来看，以“科技计划项目监督”作为主题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数量仅有11份。国家层面，2015年科技部、财政部出台《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监督工作暂行规定》，对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的管理和执行情况开展检查、督导和问责；2018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建立以信任为前提、以评价为导向、以诚信为底线、以作风学风为保障的科技监督体系，但关于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都是在政策文件层面有所提及，尚未出台专门性的、系统性的法律法规，效力层级并不高(见表3)。地方层面，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福建省、安徽省等少数省市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对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进行了专门规定，如2020年北京市科委出台《关于落实“放管服”要求进一步完善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监督管理的若干措施》；2018年陕西省科技厅出台《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监督管理办法》。上述规定一方面仅为文件规定，在制度的稳定性和刚性约束方面存在不足；另一方面，部分规定偏重于经费的监管，对科技计划项目监管未作更为全面系统的规范。2020年3月20日，广东省出台《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规定》，从监督职责、监督方式和诚信管理等方面对科技计划项目的监督工作进行规范，该规定作为政府规章，其效力高于规范性文件等政策。

表3  我国国家及地方出台的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相关文件

	文件制定主体
	文件名称
	文号
	印发部门
	效力级别

	国家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厅字〔2018〕23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政府规范性文件

	
	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
	中办发〔2018〕37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政府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
	中办发〔2016〕50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政府规范性文件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监督工作暂行规定
	国科发政〔2015〕471号
	科技部、财政部
	部门规范性文件

	
	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11号
	国务院
	政府规范性文件

	广东省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规定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1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
	政府规章

	福建省
	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工作暂行办法
	闽科监〔2020〕2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部门规范性文件

	北京市
	关于落实“放管服”要求进一步完善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监督管理的若干措施
	京科发〔2020〕8号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部门规范性文件

	陕西省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监督管理办法
	陕科办发〔2018〕263号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部门规范性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和科技经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桂科政字〔2016〕7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
	部门规范性文件

	
	自治区本级财政科技计划监督工作暂行规定
	桂科政字〔2016〕53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
	部门规范性文件

	安徽省
	关于印发驻省科技厅纪检监察部门对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监督办法的通知
	科党〔2012〕13号
	中共安徽省科技厅党组
	部门规范性文件

	河南省
	关于进一步优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
	豫科〔2019〕32号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部门规范性文件

	山东省
	山东省科技计划和专项经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2007年（文号不祥）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部门规范性文件


2.2  国外立法相关情况

纵观一些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往往都建立了层次分明、体系完备的科技项目监督体系。其表现之一是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法律监督体系，并制定了较为成熟的配套措施。以美国为例，一是法律层面，美国1978年制定的《监察长法案》、1993年制定的《政府绩效和成果法》、1994年制定的《政府管理改革法》、1996年制定的《联邦会计和审计法》《单一审计法》，2006年制定的《联邦资金问责与透明法案》等法律，从财政、审计、预算、项目管理等各方面对科技计划项目进行立法规制，确保监督行为的有法可依；二是政府规章层面，美国审计总署1983年制定并经两次修改的《联邦政府内部控制准则》、1988年制定的《政府审计标准》以及美国联邦预算管理局制定的《内部控制的管理责任》(A-123)等行政规章，为政府机构对科技计划项目开展经费监督、审计提供重要法律依据；三是项目资助文件层面，科技计划管理机构发布资助指南、政策声明、合同等文件，对科技项目立项、实施过程到项目结束各个环节和流程的监督管理工作进行规定[7]。

日本政府1995年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后，每5年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大科研计划并规定了预算额度，各地区、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执行，并规定未经有关部门审批不得调整额度。为加强对科技计划项目的监管，日本政府1999年制定了《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规定法人机构必须将每年的借贷、盈亏等情况上报主管部门，政府向独立行政法人派遣监事，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并每年公布《独立行政法人白皮书》。为加强配套管理，1993年日本修订了《关于合理使用补助金等相关预算的法律》，2006年制定了《关于防止公共研究经费非不正当使用的措施》(共同指南)，并制定了《研究机构公共研究费管理监督指南》等等，对科研经费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韩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科技立法，相关科技方面的立法已经超过200部，几乎涵盖科技活动的每个方面[8]。作为韩国科技立法的根本法，2001年《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后先后修订了28次，以不断契合韩国科技发展战略。同时，韩国制定了《科学技术领域政府出资研究机构设立、运营及培育法》《国家科学技术审议会议法》《生命伦理与安全法》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并附带相关的实施细则，不断根据国家科技政策和需求修改法律条文以增强法律的指导性，加强对科研项目的监管。

3  目前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存在的问题

完整的科技监督立法体系应当包含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一系列不同位阶的立法，但从我国的科技监督立法现状来看，位阶越高的立法数量越少[9]。

3.1  国家层面专门立法缺位、规章制度陈旧、政策文件分散不集中

目前我国在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关于科技计划项目监督专门的法律、行政法规，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的相关内容散见于部分部门规章中，而且制定出台的年份比较早，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内容陈旧、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比如，2000年，科技部出台《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对科技计划项目实施管理、验收等进行规定，但没有就监督内容进行专门规定；2003年，科技部出台《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办法》，仅就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2006年，科技部出台《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仅规定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罚、申诉等相关内容。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工作，2015年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出台《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监督工作暂行规定》，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唯一一个关于科技计划监督管理的专门政策文件，但该文件的效力级别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其法律效力仍然相对较低。2018年以后，国家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但这些文件都是从科研诚信、科技评估、作风学风建设等不同角度对科技创新进行监督管理，缺乏系统性、体系性、全面性等。另外，现有科技计划项目监督政策在实操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政策执行过程中涉及到财政、审计、纪检、司法等仍按各部门原有政策执行，部分政策难以真正落地[10]；监管部门在履行监督执纪问责上力度不够、着力点不准，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到位，监管检查趋于形式化等问题[11]。

3.2  地方层面专项立法仅广东省1项，以部门规范性文件规范为主，效力层级较低且针对性不足

目前我国关于科技计划项目或者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的地方专项立法只有《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规定》1部地方政府规章。从地方科技监督政策实践来看，除了广东省以地方规章的形式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其他省区市出台的都是部门规范性文件，甚至有些省市是以工作通知方式出台，其法律效力层级非常之低，制度的刚性约束较差，相关政策文件的监督作用不能显现。同时，也仅有少数省份以及地市出台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对科技创新进行监督管理，如《北京市关于落实“放管服”要求进一步完善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监督管理的若干措施》《山东省科技计划和专项经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监督管理办法》《哈尔滨市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监督工作规程（施行）》等，多数省份没有制定出台专门的监督管理文件，而是在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中简单地进行规范，将监督作为管理措施的一种方式，大大弱化了监督对科技创新活动的促进、保护、督促等作用，如《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关于监督方面的表述仅出现6处，没有专门成章节，而是散落在项目流程管理的过程中；《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中专设“监督保障”一章，关于监督方面的表述出现11处，虽然单列了“监督保障”一章，但监督管理的内容依然散落在各流程和各部门职责之中，缺乏系统性、完整性，针对性不足。

4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实践研究

近年来，广东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首创精神，通过地方立法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已形成覆盖创新全链条,具备纲领性、普惠性、激励性、保障性的政策法规体系。2020年，广东省出台全国第一部关于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的政府规章——《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规定》（以下称《规定》），这也是目前国内首次在地方立法层面对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进行规范，具有先行先试的重要典范意义。
4.1 《规定》的主要内容

“有决策、有选择就要有评估，有授权、有委托就要有监管”，监督评估是促进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有序、高效推进的制度保证[12]。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到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监督，不断加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整个体系建设，是科技计划管理组织活动成熟的标志，也是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规范化、法治化、系统化的必然选择。《规定》共八章四十二条，围绕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工作的总体要求、监督职责、监督方式、监督程序、结果运用、诚信管理、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监管制度设计，进一步健全完善科技计划监督体系，充分发挥监督和诚信建设的基础防线作用。主要内容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规定》主要内容及亮点

	章节
	条文
	主要内容
	亮点

	第1章

总体要求
	第2条至第7条
	明确了适用范围、监督主体、监督原则以及监督工作的经费、人员和技术保障等内容
	特别规定了监督部门可以委托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第2章

监督职责
	第8条至第11条
	明确了牵头部门、项目主管部门、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的各自职责。并要求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协调配合，形成外部监督工作合力
	明确了各部门职责

	第3章

监督方式
	第12条至第19条
	明确了日常监督、专项检查、财务审计、绩效评估评价作为主要监督方式，同时规定了项目主管部门同步监管、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内部监管、项目承担单位自我监督、信息化监督、报告制度监督、信息公开制度监督等监督方式
	明确了监督方式的类型

	第4章

监督程序
	第20条至第25条
	从制定监督方案、确定现场监督对象、限制项目现场监督频次、项目检查材料“只报一次”、重要问题核查、公众参与监督六方面对监督程序进行细化
	规定现场监督原则上不得超过1次，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第5章

结果运用
	第26条至第30条
	对监督结果下达、整改建议进行规范，建立宽容失败的机制，对结果共享、结果应用和结果公开进行规定
	建立了宽容失败的机制，明确符合特定条件的项目可以免责处理

	第6章

诚信管理
	第31条至第37条
	规定了诚信制度化、失信联合惩戒、诚信审核、项目管理专业机构诚信管理、项目承担单位诚信管理、科研人员自律、科技咨询专家自律七方面内容
	建立健全诚信管理制度，利于科技界作风学风建设

	第7章

责任追究
	第38至第41条
	规定了项目承担单位和个人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及其人员的追责，科技咨询专家、监督部门及其人员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追责
	明确相关主体违反规定的责任追究


4.2  《规定》的立法特色

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评估体系的建立完善，不仅是完成新一轮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主要环节，也是促进科技计划和专项科学、有序、高效推进的制度保证，更是完善科技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13]。《规定》充分总结了近年广东省科技立法、科技政策的有效经验，大胆借鉴国家及各省份探索试行的先进做法，将成熟的、可行的制度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固化，凸显了广东科技立法的特色。一是《规定》以构建纵横联动的“大监管”机制为核心目标。根据“放管服”的改革理念和“责、权、利相统一”的基本要求，按照谁主责谁接受监督、权责对等的原则，将科技计划组织实施各个环节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均纳入监督对象的范围。二是《规定》坚持遵循规律和优化服务有机结合。从立法层面建立完善以人为本的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尊重科研规律，既坚持监督的刚性约束要求，又发挥监督的督导和服务功能，构建审慎包容的监督环境。三是《规定》坚持诚信管理和结果运用的有序衔接。明确从事科研活动及参与科技管理服务各类机构的诚信管理主体责任，加强科技计划全过程的诚信管理，强化监督结果运用，全面规定监督结果的应用和责任处理的方式措施。四是《规定》注重遵循有利于科研人员创新的理念。重点解决过往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中存在的检查次数多、检查内容重复等困扰科研人员的难题，实行项目执行期内现场监督不超过1次、单个项目检查实行“材料只报送1次”等制度。

5  完善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当前，世情、国情深刻变化，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科技计划项目能否充分发挥实效，不仅需要在前段激励创新，也需要加强后端的监督评估。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健全保护创新的法治环境，加快创新薄弱环节和领域的立法进程，构建综合配套精细化的法治保障体系要求。因此，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国家战略部署下，需要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科技计划项目全链条管理体系；同时，需要不断强化监督对科技创新的保障作用，充分激发科技创新主体的创造力，营造求真务实的创新法治环境。

5.1  出台专门立法，建立自上而下的科技计划项目监督体系

我国立法一直坚持经验主义，即把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符合时代特征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法律规范，为科学技术进步创造日趋优化的法律环境[14]。从国家层面看，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法治建设，2015年修订《科技成果转化法》并出台系列配套政策，2020年刚刚修订通过《专利法》，目前正在修订《科技进步法》。因此，建议以《科技进步法》这部科技综合法的修订为契机，相关部门可以加快研究制定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配合和衔接《科技进步法》中关于科研项目管理改革的贯彻落实，也为地方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提供明确的导向和依据。从地方层面看，地方科技立法的创新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15]。在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的新形势下，为引领和推动科技领域改革发展，地方立法也可以先行先试，适应新需求、解决新问题、引领新发展。基于广东省已先行探索出台了《规定》，为其他各省区市探索开展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工作提供了充足的实践经验，建议其他各省区市可以结合本地发展实际需要，进一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建立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为提高立法效力层级，应以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为主、政府制定规章为辅，研究出台适合当前形势、适合当地实际的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如明确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监管的目标对象、领域范围、运作程序与监管条例等[16]。

5.2  加强政策衔接配套，推进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落实到管理全过程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不是简单的静止规则,它是一个生命系统,其规范作用的发挥来自规则本身对现实需要的客观反映和规则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以及有力的配套实施机制[17]。科技创新相关立法的有效实施，需要加强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与协同，也需要不断完善立法的配套措施。一方面，“科技监督法”应当在《科技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综合性或者专门性法律法规的原则指导下，加强与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措施的衔接与协同，把监管工作的重点问题和关键薄弱环节逐一击破，提升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另一方面，也建议在出台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立法后，及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包括项目申报、立项评审、项目验收，资金监管等具体实施细则通过配套政策文件促进科技监督立法的有效落地，保障法律实施效果。

5.3  注重立法与改革协同，强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科技计划项目监督
立法与改革本质上都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式，立法与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好发展和有效治理。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变法”的过程。立法与改革紧密结合、相互促进，通过变旧法、立新法来促进改革[18]。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作为国家战略发布，其重大改革亮点之一是提出要支持粤港澳设立联合创新专项资金，就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允许相关资金在大湾区跨境使用。这一改革举措将有效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内创新要素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产学研资源的自由流动及合理配置。政策托底将使人才互通和资金往来更有保障，但项目合作、资金过境如何从纸上落到实处是关键。大湾区内涉及“一国两制”下3个独立的法律法规体系、分属3个不同关税区、经贸流通规则不同，导致科研资金过境、管理、监督等成为难题。为了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落实科研项目跨境合作、科研资金自由跨境使用等改革措施，建议尽快出台统一的科研经费管理法律法规，将科研资金的跨境使用、跨境管理、跨境监督的全链条、全流程彻底打通，切实以立法保障改革，做到改革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1]于升峰，肖强，刘瑾，等.国外科技计划项目全流程管理的典型经验与启示[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9,34（11）：55-59.
[2]卫新锋.国家主体科技计划项目治理模式的演变[J].中国科技论坛，2020（4）：11-18,29.

[3]潘慧.广东省科技计划管理模式优化与创新的对策建议[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11）：36-38，43.
[4]王肃.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监督的界定[J].科协论坛，2008（5）：136-137.

[5]潘昕昕.美国科技项目监督体系：以科技计划管理专业机构NIH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8）：179-182.

[6]周旺生.立法学[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9：277.

[7]潘昕昕，张春鹏.美国科技项目监督体系研究及借鉴[J].中国科技论坛，2016（11）：155-160.

[8]陈炳硕.韩国科技立法情况简介[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9,34（7）：15-18，52.
[9]江利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科技立法的完善[J].法治论坛，2017（5）：3-18.

[10]张宏丽，王增栩，郑秋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鲁苏鄂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实践及启[J].科技和产业，2018（18）10：20-24.

[11]陆桂军，董婷梅，李嘉宝.广西科技计划管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研究[J].科技广场，2019（1）：71-78.
[12]张义芳.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和专项监督评估实践的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15，35（8）：17-20.

[13]许超，黄潇.科技监督评估体系构建方法研究概况[J].科技与创新，2018（20）：4-5，9.
[14]孙小礼.科学技术与世纪之交的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11.
[15]曹宇.地方科技创新立法的反思与修正[J].科学管理研究，2016,34（4）：21-24.
[16]刘赞扬，聂中生.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模式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5，29（12）：171-175.
[17]周莹.我国科技创新法律环境的反思及其完善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08,28（5）：59-60，212.
[18]乔晓阳.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N].人民日报，2016-07-19（07）.

作者简介：徐磊（1985－），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地方立法；李金惠（1986－），女，辽宁丹东人，副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立法、科技政策；黄何（1975－），女，福建长汀人，部长，副研究员，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科技评估、产业发展。

